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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
∗

马费成　 李志元

摘　 要　 学科从分化走向综合、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变、综合型高素质人才紧缺是新文科提出的三大背景。 以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对我国图书情报

工作、图书情报学研究、图书情报学教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进入新时期,我国图书情报学科要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抓住新文科建设契机,推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图书情报学科未来的发展应注意以下四个方

面的问题:关注社会需求,重视交叉融合,加强理论创新,坚守人文传统。 图 1。 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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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in
 

the
 

ascenda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s
 

in
 

its
 

initial
 

stage.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s
 

also
 

impacted
 

by
 

the
 

tid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some
 

exten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studi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The
 

proposal
 

of
 

new
 

liberal
 

arts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backgrounds 1  the
 

disciplines
 

are
 

from
 

differentiation
 

to
 

synthesis 2  the
 

soci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3  the
 

comprehensive
 

and
 

high - quality
 

talents
 

are
 

in
 

short
 

supply.
Secon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G Internet
 

of
 

things virtual
 

reality blockchain etc.  have
 

had
 

profound
 

impact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libr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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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ontent
 

and
 

mod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upgrading
 

with
 

the
 

advance
 

and
 

progress
 

of
 

technolog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he
 

work
 

flow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
 

has
 

been
 

reconstructed.
 

In
 

addition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have
 

brought
 

strong
 

external
 

competition
 

and
 

pressure
 

to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research
 

issu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
 

to
 

the
 

fourth
 

paradigm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system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all
 

changed.
The

 

third
 

i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Focusing
 

on
 

social
 

nee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an
 

mak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support-
ing

 

national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y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and
 

big
 

data
 

platform
 

construction digital
 

humanities
 

practice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2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ross-fusion.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cross-fusion
 

betwee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oth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e
 

should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erms
 

of
 

disciplin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viewpoints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s.
 

4  Adhering
 

to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unity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1
 

fig.
 

2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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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

兴未艾。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第五代移

动通信技术(5G)、物联网、虚拟现实( VR)、区块

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深刻改变了人类的

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正面临新技术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介入,新技术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存在感空前强烈。 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水平。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

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

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

社会科学。” [1]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

一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教育部

等部门正式提出了新文科建设战略。
在发展变革中,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同样受

到了新技术浪潮的冲击。 图书情报学科因其自

身的特点,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早接触新技

术,更早拥抱新技术,并从中受益。 在新文科建

设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应当发挥自身学

科优势,主动作为,找准学科定位,发力知识体

系深化、理论体系创新、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新

技术是机遇,也是挑战。 如何把握新文科内涵,
充分利用新文科建设契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建设,促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图书情报

学科发展必须面对的命题。 分析新文科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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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识别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影响,
将有助于探索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

的发展前景,促进对学科发展的有益思考。

1　 新文科提出的背景

面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我国的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提质和升级

的阶段,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新

要求。 2019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
科技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 2. 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
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2] 。
作为新时代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

的战略手段,新文科进入大众视野,被正式纳入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 0。 新文科相较传统文

科而言,要求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强调学

科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

享,从而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

文科的更新升级[3] 。 之所以在当前提出新文科

的建设战略,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背景。
首先是学科从分化走向综合。 当代各门类

学科甚至整个科学都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
断走向综合[4] 。 科学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是受

科学技术和方法工具的限制,人们在没有条件

去研究事物的整体和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

究不同的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

为一个个专深而狭窄的学科专业。 这样虽然提

高了研究效率,但也带来了学科相互隔离、互不

往来的局面。 新技术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新场景、新视野、新
方法、新工具的出现,使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

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5] 。 大数据驱动的社

会整体性研究、相关性分析、时空结构演化,虚
拟民族志、文化组学,互联网实验,基于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 MR)的文

科实验室等方法和工具的引入,使得过去许多

不能开展研究的人文社会问题都有了新的研究

手段。

其次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变。 当代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新技

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社会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 例

如智能机器人与人类是共生共存还是冲突竞

争,基因编辑技术是促进优生优育还是违背天

理,深空、深地和深海探测开发如何规制,等等,
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类从

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显然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必须多学科协同攻关。
于是在多学科交叉边缘上出现了新兴的文科研

究领域和研究范式。 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希望通

过文科的内部融合、文理交叉、文医交叉、文工

交叉等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以及人和

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最后是综合型高素质人才紧缺。 新技术带

来了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带来了社会的变革,
国家经济建设、社会治理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

多变,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科教育

只有主动融入新技术,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将
学科交叉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培养跨学

科综合型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对新型人

才的需求。
显然,从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到新文科建设

的实施,新技术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且伴随始

终的。 新技术对经济社会、教育教学和科学研

究均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新文科”是为了对接

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学科交融要求,其任

务是在“应变”和“求变”中实现哲学社会科学教

育及知识生产模式深刻而全方位的变革。
对于图书情报学科而言,技术的影响是与

生俱来的,考察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

影响,认识新技术给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将有助于我国图书情报学科走出

新路、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繁荣发展。

2　 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影响

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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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社会需求和技术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综
合考虑新技术对学科的影响,对于学科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我国改革事业进入深

水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入新阶段,教育

部正式实施新文科建设战略,当前的社会背景

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 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全球进入新一轮

科技革命,新技术的应用及其影响已成为各行

各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图书情报学科自诞生以

来就具有两个基本传统:“文献传统”和“计算传

统”,前者关注文献对象的描述和利用,后者关

注将算法、逻辑、数学和机器等应用于文献和信

息的管理。 “文献传统” 是图书情报学科的源

头,而“计算传统”则是图书情报学科的天然特

质[6] 。 两者互为补充,不可或缺。 随着学科的

发展,这两个传统也得到了拓展和深化。 可见,
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与技术的发展是密切联系

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发展融合的形式和深度

也不一样。 只有全面分析新技术对图书情报学

科的影响,正视新技术对学科的冲击,利用新技

术为学科带来的机遇,我国图书情报学科才能

抓住新文科建设的契机取得新一轮发展和繁

荣。 一个健康成长的学科应该是实践应用、科
学研究以及人才教育相互作用并同步发展和进

步的学科。 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影响

也是对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学研究和图书

情报学教育全方位的影响。

2. 1　 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影响

新技术对图书情报工作的影响是全方位

的,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图书

情报工作的内容和模式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不

断变革和升级;其次,图书情报工作的工作流程

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出现了重构;第三,新技术给

传统的图书情报服务带来了强大的外部竞争和

压力。
技术与图书情报工作的结合由来已久。 早

期的图书情报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工手段对书目

信息进行编目、索引、文摘等简单的加工处理。

20 世纪 50 年代,打孔机等机电设备以及胶卷、
胶片等微缩载体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

书情报工作的自动化[7] 。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计算机被用于二次文献索引的编制,极大地提

升了二次文献出版的效率,扩大了文献收录的

范围,提高了图书情报工作对文献信息流的自

动化控制程度,随着分布式计算机网络以及数

据库技术的发展,DIALOG 等国际大型联机信息

检索系统迅速发展起来,进一步拓展了信息利

用的空间[8] 。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互联网

的兴起,许多联机信息检索系统迅速加入互联

网,提供网络检索服务。 在这期间,受数字化浪

潮的影响,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建设开始

兴起,图书情报工作更加注重对信息资源的整

合和揭示,信息加工处理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

一步拓展[9] 。 也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本
体、语义网、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兴起,进一步改

变了图书情报工作对信息的组织、存储和利用

方式,提升了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 进入 21 世

纪,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智

能问答系统、虚拟参考咨询系统的发展,移动互

联网的兴起则促进了移动图书馆的发展。 而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VR、区块

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则使图书情报工作

对信息的获取、存储和传播从文本信息向音视

频等多媒体信息延伸[10] ,对信息的检索也从受

控词表检索向自然语言检索、智能化信息检索

发展,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也从简单的组织和整

合深入到对内容的智能分析[11] 。
广义来说,图书情报工作始终是围绕“信

息”的获取、存储和加工利用展开的。 回顾我国

图书情报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随着技术

的不断发展革新,“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存储的

方法和介质、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均在不断变化。
从首台计算机的问世到信息化以及互联网的快

速普及,作为图书情报工作加工对象的“信息”
在形式上发生了从纸质信息、数字信息向网络

信息的过渡;内容上发生了从学术信息向社会

信息、商业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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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信息”的存储介质上发生了从纸张、微缩

载体、磁性载体、软盘、光盘到硬盘的变迁;“信

息”的加工利用上也发生了从文献组织、信息组

织向知识发现、情报挖掘、智能转化的升华。 图

书情报工作的每一次变化无一不是技术变革推

动的,技术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得到了图书情

报工作的积极回应。 新技术的融入给我国图书

情报工作带来了新理论、新方法,开拓了图书情

报工作全新的应用空间,我国图书情报工作也

开始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和智能

决策发展过渡。
从信息链视角考虑,新技术影响下图书情

报工作的工作流程正在发生重构。 “信息链”
(Information

 

Chain) 由事实 ( Fact)—数据 ( Da-
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 Knowledge)—情

报 / 智能(Intelligence) 五个要素构成(见图 1)。
传统图书情报工作流程是沿着信息链进行逐级

提炼升华,更多集中在信息加工为知识这一环

节,新技术的融入扩展了图书情报工作的“起

点”和“终点”,改变了传统图书情报工作沿着信

息链逐级提炼升华的流程。 在新模式下,图书

情报工作可以根据需求从信息链上任意节点入

手进行知识挖掘,而不是过去的逐级萃取[12] 。
新技术为图书情报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数据环境

和计算环境。 相较传统图书情报工作,新技术

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工作的加工精度进一步提

高。 一方面,图书情报工作的分析对象由“信

息”上溯到“数据”,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从海

量数据中挖掘出用户所需的知识和情报;另一

方面,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图书情报工作的重心从对信息和知识的简

单组织,转向对数据和信息分析结果的综合和

提炼,形成支持决策的智能解决方案。

图 1　 新技术对信息链的影响

　 　 新技术应用更为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则是彻

底改变了社会信息加工处理传播形式,催生了

一大批全新的信息服务提供商。 这些信息提供

商正在以灵活、移动、泛在、高效的模式取代传

统图书馆、文献中心、信息中心的功能。 风格各

异的建筑物不再是图书馆的唯一形式,而资源

互联的虚拟空间很可能就是一个高效的图书

馆,于是图书馆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也

受到质疑。 公共图书馆以其特有的公共空间似

乎尚有用武之地,而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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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正在动摇。 过去,建一所大学首先要考

虑建图书馆,而在当代技术环境下,有众多的信

息服务提供商都在满足这一功能需求,所以美

国一所新建的大学就决定不再建设图书馆。 新

兴的信息服务模式正在对传统图书情报机构的

生存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新文科建设不仅为图书情报界进一步深入

研究新技术环境下图书情报机构和图书情报工

作的新内容、新模式和新流程提供了机会,更可

以全面审视和研究新技术环境下传统图书情报

机构的生存压力和生存风险,充分发掘图书情

报机构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找到新技

术环境下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的新路径,以及图

书情报机构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模式。

2. 2　 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新技术在改变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同时,
也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

影响,使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研究问题上呈现

出跨学科的特点,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向数据

驱动的第四范式的变迁。
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

特点,这种转变主要是由现实需求和学科自身

发展动力驱动的。 一方面,新时期社会、经济、
文化等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胜任的,有些

新问题甚至不隶属于任何学科,这对跨学科研

究提出了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新技术使得图

书情报学科所处的介质、空间和场景发生了变

化,而变化后的新介质、新空间和新场景里产生

的新问题多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问题,因此

拓展了图书情报学科研究的问题域,但同时也

对图书情报学研究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提出了要

求[13] 。 各大学科门类的学术发展也呈现出明显

的交叉综合化趋势,学科要健康发展,必须有跨

学科研究的意识和自觉[14] ,图书情报学科有与

其他学科相互借鉴、融合、渗透、交叉开展跨学

科研究的动力。 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使
其介入到了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大学科门

类,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经无法回避新技术

的影响。 相较而言,图书情报学科具有媒介和

方法学的特质,又较早融入技术因素,因此也更

加适合于为解决跨学科研究问题提供支撑。
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另一个变化则是学

科研究范式从基于归纳、演绎和统计的研究范

式向数据驱动的第四范式转变。 这种研究范式

的转变也是新技术促成的,新技术为图书情报

学研究提供的数据来源以及研究工具,是图书

情报学研究向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转变的先决

条件。 在新技术环境下,研究人员可以方便地

获取各种网络日志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传感器

数据、时空数据、政府治理数据、科学研究数据

等海量非结构化数据,这大大扩展了图书情报

学研究数据的来源和种类,为研究新问题提供

了数据支撑。 此外,新技术为图书情报学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工具。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保证了上述海量非结构化

数据的可用性。 与传统研究基于归纳演绎或基

于小样本数据统计相比,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图
书情报学研究可以通过对全样本数据的挖掘发

现潜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捕捉事物之间的基本

规律。
这种跨学科研究以及数据驱动研究的特

点,使得图书情报学科的分析对象沿着信息链

从“信息”上溯到“数据”,进一步拓展了图书情

报学科的研究空间,体现了图书情报学研究对

新技术的主动融入。

2. 3　 新技术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影响

在新技术推动下,我国图书情报工作和图

书情报学研究产生了相应变化,无论这种变化

是源于图书情报界对新技术的主动拥抱还是在

新技术推动下的被动之举,新技术对我国图书

情报学科的影响必将是深刻而持久的,这些影

响同样带来了对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思考。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改变了图书情报

学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一方面,在新技术

环境下,社会的人才需求发生了改变,对图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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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技术在改变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全

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取代一部分人类

工作,并且今后将取代更多的人类工作。 而由

新技术带来的法律、伦理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不是技术本身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往往错综

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综合型高素质人

才。 因此,在新技术环境下,社会对人才的综合

素质和专业素养的要求更深、更广。 另一方面,
移动互联网、5G 等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彻底改

变了人们所面临的信息环境。 各种电子文献、
在线视频、课程直播等教育资源空前丰富,人们

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知识“泛在”的环境中,这也

对我国传统图书情报学教育形成了冲击。 因应

这些影响,结合新文科建设要求,我国图书情报

学教育发生了一些明显的改变。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回归到

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 第一是注重人文情怀。 图书情报学教育更

加强调图书情报学科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理性,
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的培养。
第二是重视学科交叉。 图书情报学教育主动推

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内部的交叉融

合,以及图书情报学科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

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以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专

业视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

三是强调数字素养教育。 如何快速获取解决问

题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并快速对数据和信息进行

加工处理成为了数字时代的核心能力,这种能

力对于图书情报学人才尤为重要。 第四是立足

中国培养人才。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人才,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既要面向

国际化发展,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培养学生对中

国实践、中国问题的解决能力,即我国图书情报

学教育培养的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图书情报学

人才。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教学方式、课程体

系等方面也有所变化。 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对新

技术的应用,特别是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网络教学得到普及,并收获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在课程设置上也更加灵活,教学内容

更加丰富,在传承传统图书情报学课程的同时

也适时引入了大数据挖掘、数据科学、数字人文

等方向的课程,使新技术更好地融入图书情报

学教育。 也只有如此,在教学中应用新技术,在
课程中融入新技术,才能使图书情报学教育与

新技术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历经一个世纪的探索

与发展,在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上均有较大的

成长和进步。 相较而言,近些年欧美国家高校

由于经费收紧,许多图书情报学院面临生存压

力,纷纷与计算机学院、心理学院、医学院等交

叉合并,抑或挂靠到另一个强势学科,有的甚至

直接撤销图书情报学院和学科,勉强生存下来

的图书情报学科也在交叉合并的过程中慢慢淡

化了图书情报特色,因此,欧美的图书情报学教

育发展并不理想。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却在追

赶和学习欧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基础上逐渐走

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并且在教育规模、层
次、质量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均获得了长足发

展。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美图书情报学教育类

似,在新技术影响下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在发

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技术主导一切的倾

向,这与图书情报学科的人文传统和专业精神

是相背离的。 新文科建设给图书情报学教育改

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

必须在发展和改革中处理好坚守学科传统与跨

学科交叉融合、面向世界与立足中国的关系。

3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
思考

新技术的融入对我国图书情报工作、图书

情报学研究、图书情报学教育均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也

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同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未
来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

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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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关注社会需求

新文科建设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技

术的交叉融合,以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的新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哲学社会科

学扎根中国,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面临

的新问题。 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交叉融合、跨学

科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基于社会需求的。 因

此,我国图书情报学科要想在新文科背景下行稳

致远,首先就得关注社会需求,要善于解释社会

现象、解决社会问题。 从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传

统沿革来看,图书情报学科从一诞生就是一门实

践性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图书情报学科可以

胜任不少与数据、信息等相关的工作。
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传统的图书馆服务、

信息服务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学术

研究上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国际发文量绝对值

和相对值均已居于世界前列,国际可见度在国

内社会科学众多学科当中也处于领先地位[15] ,
但是在国内社会反而没能产生与其量能相匹配

的影响力,究其根本,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图书情

报学科更多发挥的是工具性、支持性作用,对社

会经济文化的融入性和渗透力相对较弱,在理

论提炼、建言献策、解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

实际问题等方面能力不足。 新技术的发展以及

新文科建设的推进,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学科

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增加学科可见度、提高学科

话语权尤为重要。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面对的国际环境从未像今天这样险峻,我国社

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遭遇美国及其盟国的

全面封锁和打压,国家安全受到空前威胁。 我

国图书情报学科应该从学科特点、社会需求等

角度进行思考,结合国家安全、军民融合、创新

驱动、文化强国、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重要领

域的国家战略,在自身擅长的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领域不断创新,因应国家重大需求,凭借学科

智慧和能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至少在以

下五个方面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可以有所作为。
第一是融入和支撑国家科技创新。 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经济社会领

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

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我们更要大

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16] 新形势下,中
美全域对抗升级,在科技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上我国更是受制于人,科技攻关、关键领域技术

突破空前紧迫。 科技情报工作向来是我国图书

情报工作的主阵地之一,各级各类图书情报机

构尤其是专业性图书馆、文献中心、信息中心和

情报机构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在科技情报感

知搜集、科技战略决策支持、科技产出量化评

价、关键领域产业竞争情报服务、专利和标准信

息服务等方面做出贡献,主动融入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服务和支撑国家科技创新升级。
第二是智库建设和战略咨询。 在新技术环

境下,图书情报学科的研究沿着信息链中的“信

息”向“情报 / 智能”迁移,实现了我国图书情报

工作支持决策的功能。 作为与智库密切相关的

图书情报学科与图书情报工作,可以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理论、方法、技术、人才

支撑,同时,图书情报机构自身应主动作为,可
以将部分职能向智库发展转型作为选择之一,
努力保证图书情报工作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

“耳目尖兵参谋”作用[17] 。
第三是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平台建设。 在新

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

学研究的分析对象沿着信息链从“信息”上溯到

“数据”,使得图书情报学科实现了从信息科学

向数据科学的拓展。 新文科建设强调哲学社会

科学内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

科学与工程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而科学数据

的集成共享则是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 图书情

报学科在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平台建设上具有先

天优势,恰好可以承担这项工作。
第四是数字人文实践。 数字人文是新技术

与人文学科交叉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图

书情报学科因其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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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信息管理方面的先天优势,在数字人文

实践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敦煌”工

程就是数字人文实践中最成功的实例之一。
第五是公共文化服务。 党的十九大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 。 随着物

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图书情报机构有着面向用户提

供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的传统,可以在此基础

上承担一定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结合自身的

业务长处从全民阅读、公民科普教育、公民数字

素养教育等方面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发展

的过程中,应根据自身实际,结合自身特色,回
应社会需求,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一味

贪大求全,否则就会舍本逐末,失去自身特色。

3. 2　 重视交叉融合

新文科强调计算思维、协同思维、跨学科思

维和关联思维,这些新思维模式必然引致大尺

度研究、全球协作,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学科之

间的交叉融合。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图书情报

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交叉渗透是

不可避免的,这给学科定位和学科的未来发展

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隐忧。 为此,学界有两种

不同的看法,乐观者认为图书情报学科应该抓

住新技术环境带来的学科发展机遇,积极地介

入相关学科,发展本学科新的生长点;悲观者则

认为图书情报学科在与新技术和其他学科交叉

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学科泛化,甚至

有“肢解”的危险。 但是,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本就

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应该认识到,在
新技术的冲击下,图书情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融合是学科发展变革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只要

我们坚守学科的专业内核,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在经历了学科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泛化和“肢
解”的阵痛之后,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

在新技术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理应重视

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特别是在新文科背景下,
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学科生存和发展必

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固守传

统领地、自我封闭、畏首畏尾、不敢进取,则很可

能失去发展机遇,面临在新技术发展和学科交

叉融合的大潮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肢解”和取

代的危险。 回顾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历程,在
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图书情报学科借鉴吸

收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因此受益。
可以发现,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图书情

报学科从诞生开始就具有文理交叉的基因。 因

此,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学科

可能出现的泛化需要有所警惕,但是不宜过度

紧张,更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 《图书情报

知识》杂志在 2019 至 2020 年对北美几位有代表

性的信息学院( iSchool) 院长进行了专访,无论

他们的学科背景是什么,他们都特别强调图书

情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并在交叉融

合中找到学科新方向和新领域。 在学科交叉融

合的过程中,要坚守学科传承,但也要淡化学科

边界。 唯有如此,才能推进图书情报学科与其

他学科的有效融合,进而寻找学科新的增长点。
剩下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去交叉融合了,

那就要做到有的放矢。 首先是图书情报学科内

部的交叉融合。 比如新兴出现的数据科学,图
书情报学科完全可以快速介入到数据科学的建

设当中。 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科的

研究对象沿着信息链从“信息”上溯到“数据”,
图书情报学科从信息科学到数据科学正好是一

种继承和发展。 其次是图书情报学科与其他综

合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 比如数字

人文,这是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图书情报

学科所具备的知识表示、语义标注等方面的能

力使其可以在数字人文发展中发挥作用。 最后

是图书情报学科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技术学

科的交叉融合,将知识图谱、时序图谱、神经网

络、关联挖掘等前沿性技术应用于知识表示、知
识关联和知识组织,进而应用于不同领域大数

据的处理和开发,使其成为智慧化数据,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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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领域实际问题。 近些年,我们在这些领域

其实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处于学科边界的

交叉领域有如无主的领地,各学科之间大可以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协同建设。 但是图书情报

学科在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时候,也要注重

专业分工,侧重以专业关联问题为导向的跨学

科研究方向,以求产出具有较大覆盖面的、可被

其他学科借鉴的、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

优秀成果[19] 。

3. 3　 加强理论创新

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创新实践已经走

在了前面,但是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理论对实践

的支撑不够[20] 。 特别是在新技术环境下,若缺

乏理论创新,图书情报学科在与其他学科交叉

融合中,将仅仅停留在媒介或工具层的贡献上,
这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将是极其不利

的。 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手段,科学研究不能为

技术所累,如果我国图书情报学科长期迷信技

术而忽略理论创新,则容易使学科在交叉融合

的过程中失去灵魂,更无从谈起对学科传统的

坚守了。 无论是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
还是在坚守中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均需要以

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创新作为基础,我国图书

情报学科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目光过多地

关注应用研究而缺乏对学科本身的思考,因此

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必须加强理论创新。
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我国图书情报学科

应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和学科实际,构建和完善

学科的理论体系。 首先,要明确和辨析我国图

书情报学科在新技术环境下的概念和范畴,指
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使图书情报

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不忘“初心”,
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次,要提炼出我国图

书情报学科的核心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以此

构建学科的话语体系。 最后,要面向新问题,创
新方法论,构建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方法体系。
只有这样,在新技术环境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

才能更好地使用新方法、新理论,解决新问题。

此外,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创新也需

要加强同其他学科的交流互鉴,在吸收其他学

科优秀理论、思想和方法的同时,也能向其他学

科输出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在

学科交叉融合中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我国图书

情报学科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进化。

3. 4　 坚守人文传统

图书情报学科虽然具有天然的技术应用特

质,但是其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也相当明显。 与

自然科学等学科不同,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人文

传统,强调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新文科建设

切不可忽略其“文”的本质。 图书情报学科探索

信息、技术与人三者的交互作用,强调运用信

息、技术为人与社会服务,图书情报工作、图书

情报学研究以及图书情报学教育对这其中“人”
的因素的重视,正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人文

精神与价值理性所在[21] 。
技术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人类的

生产生活方式,但是技术无法解决各种社会、经
济、文化问题,这就需要人文精神提供价值尺

度。 人文精神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社会科学

属性的体现,同时也是新文科建设内在要求的

体现。 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实践、研究和教育

中都应坚守学科的人文传统,实现人文精神与

科学精神的结合,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一。

4　 结语

新技术已经渗透进了各行各业,改变了人

类生活与工作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也影响

了科学的发展格局。 新文科正是为了解决新技

术环境下哲学社会科学出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

学科建设战略。 图书情报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

学里天然具有“计算传统”的学科,对每次技术

变革都非常敏感,因而能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
但是新技术的影响是全面的,我国图书情报工

作、图书情报学研究、图书情报学教育均呈现出

了新的特点,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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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突破、学科的进展,往往发生在学科

交叉的边缘地带。 在快速变革的时代,“变”才

是最大的不变,跨学科交叉、多学科融合将是我

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中不变的方向。 在这种挑

战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中,如何在传承与创新、坚
守与拓展中找准定位,借助新文科建设之势开

创新时代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的新局面,需
要全体图情人的共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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